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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智惩大叛徒白鑫的斗智斗勇故事

○王锡堂（湖南）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陈赓，戎马一生，战功卓著，他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岗位上，以高超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神出鬼没，惩治叛

徒、内奸，营救革命同志，谱写了一篇篇惊险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壮丽篇章。本文叙述的就是陈赓智惩大叛徒白鑫的故

事。 

  请示定策 

  1929年8月24日，已经转入秘密斗争的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一个秘密联络点召开军事工作会

议时，突遭国民党军警的包围，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委军事

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以及军委秘书白鑫均遭逮捕。蒋介石唯恐这批中共要员会被共产党设法营

救出去，便急电下达了“速速就地处决”的密令。因此，在我党营救计划未能实施之前，上海国民党军警便将彭湃、杨

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枪杀于龙华。惨案轰动全国，党内同志无不为之痛心疾首。 

  就在彭湃等四烈士被捕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立即着手策划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并指示中央

特科负责人陈赓，尽快联络与中共暗中保持特别关系的国民党特务机构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灜，查明向敌人告密的叛徒。 

  杨登灜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高级情报员、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的身份和权力，很快

从上海特务部门查明：中共中央军委召开这次会议的秘密，是白鑫告发的。白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入党以后调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军委秘书。因惧怕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早在一个月之前，就通过国

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牵线搭桥，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自首叛变。出卖这次会议的机密，便是他向国民党卖身求荣的

一份见面礼。白鑫在出卖自己的同志后，特别胆战心惊，深怕遭到党和人民对他的严厉制裁，便深藏不出，难以找到他

的踪迹。 

  陈赓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决定请示周恩来，共商对策。彭湃等四烈士被害后的第二天傍晚，陈赓扮成一名黄包车

夫，将在先施公司购物的“阔少”周恩来迎上了车。车行至一条两边高墙耸立、行人稀少的弄堂时，周恩来拿出一面小

圆镜照照自己的容颜，发现车后无人跟踪，便向“车夫”陈赓问道：“‘白雾’要尽快找到，你是不是有了更具体的想

法？” 

  陈赓头也不抬地拉着车，他回答说：“听杨登灜说，‘白雾’近两天正患疟疾，因此，我想请示，是否可以动用

‘十号’？” 

  周恩来思索一下，果断指示：“可以！” 

  陈赓问：“一旦‘白雾’出现，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就地解决？ 

  坐在车上的周恩来没有当即回答，他沉思片刻后，斩钉截铁地对陈赓说：“不，‘白雾’对我党造成的损失令人痛

心，其危害尤其严重，我们要寻找机会，有声有势地公开处决这个叛徒，才能大挫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气焰，大长我党

和革命群众的威风！” 

  陈赓请示完后，把黄包车拉出了弄堂口，等在弄堂口的我党两名武装“红队”队员，暗中护送周恩来返回住地。 

  “红队”又称“打狗队”，是上海秘密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枪的工人组成的一支小队伍，专门用来

担负镇压叛徒、特务、内奸的任务，同时也负责保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陈赓见周恩来安全远去，便更换衣装，左拐

右弯地来到了威海卫路的一家“达生诊所”，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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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家私人行医的诊所。因为合作开办诊所的两个人，一位叫柯达文（真名柯麟），一位叫贺雨生（真名贺

诚），便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合成“达生诊所”，并向卫生主管部门备案，取得了行医许可证。诊所不算太气派，

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诊疗室、有病床、有药房，还有一些简单的医疗器械，具备一家街道诊所的规模。 

  装扮成“求医者”的陈赓走进诊所问道：“医生和护士在家吗？” 

  医生柯达文走出诊疗室答道：“先生，是看病吗？” 

  陈赓按着胸部下面说：“最近几天，胃部不舒服，想请医生看看。” 

  柯达文招呼陈赓进了诊疗室，让他躺在诊床上，并拉上了遮挡诊床的白丝绸帘。柯达文站在诊床边一边为陈赓“诊

断”，一边轻声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亲自来找我，一定是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 

  柯达文此话说得不错，不到十分紧要的关头，陈赓决不会轻易来诊所的，因为这家诊所其实是上海秘密党组织的后

备据点，柯达文与贺雨生接受党组织的派遣，以行医为掩护，合办了这家“达生诊所”，党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以合法

身份，在上海长期潜伏。陈赓请示周恩来时提到的“十号”，正是柯达文与贺雨生两位同志。 

  陈赓说：“你可能知道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昨天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了。” 

  柯达文眼里含着泪水，沉痛地点点头说：“在今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陈赓十分悲愤地说：“出卖彭湃等四位同志的就是叛徒白鑫。” 

  柯达文感到特别意外：“是他？！”白鑫是他早年相识的朋友，十分看重柯达文的医术，知道他是一位难得的好医

师。柯达文到上海开办“达生诊所”后，白鑫一有病就会来诊所或请他到家里诊治，但他并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身份，

更不知道这家诊所的底细。一听白鑫成了叛徒，柯达文马上意识到，应该通过自己与白鑫的特别关系协助党组织除掉这

个大败类。他立即向陈赓请示说：“党组织是不是要派我执行处决这个叛徒的任务？” 

  陈赓完全了解柯达文与白鑫的私人关系，也知道通过柯达文接近白鑫，人不知、鬼不觉地处死这个叛徒，是完全可

能的。但是周恩来有指示，不能这样做。于是，他对柯达文低声交代：“不！怎样处决这个叛徒，中央另有安排。据

悉，白鑫最近感染上了疟疾病，我会设法逼他出来找你诊治。他若真的来找你，你要千万注意他的动向，不可有丝毫大

意，更不可打草惊蛇，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有办法处决。” 

  逼蛇出洞 

  陈赓走出诊所，正是上海夜生活的黄金时间，街上车来人往，拥挤嘈杂。走着走着，他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大声吵

闹，扭头一看，发现是两名暗中保护自己的“红队”队员正在与两名看不清面目的男人在吵闹纠缠。他马上转身离去，

却又见身后还有两个人。陈赓一惊，马上斜过身子，拐上了街边的人行道。后面跟上来的两个人也加快步子，挤进了人

行道上的行人之中。 

  陈赓趁行人拥挤，便一闪身走进了一家小吃店，店里几张餐桌全坐满了顾客。老板娘迎上前来招呼他入座。陈赓神

态自然地说道：“进里边说话。”老板娘见来者气势不凡，便随陈赓进了里间。陈赓面对老板娘严肃地说：“我是便

衣，在路上被人盯上了，你马上把我从后门送出去。”老板娘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立即打开后门，把陈赓送了出去。 

  陈赓走出小吃店，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盯梢，迅速来到了另一条街道上，发现身后不再有“尾巴”，便按原计划来

到广慈医院门口，把预先写好的一张警告叛徒白鑫的纸条贴在左边柱子上。白鑫叛变后，一直害怕中共特工向他讨还血

债，染上疟疾后，不敢外出求医，可是病情越来越严重，难以支撑。他叛党投敌的牵线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

波答应等几天派人护送他去医院看病，可他又怕人多目标大，遭到中共的伏击。因此，他想来想去，就在陈赓在广慈医

院门口贴纸条的当天晚上，趁着人少的时候，化装来到了广慈医院。眼望里面没有可疑迹象，便准备抬脚走进去，可是

他一抬头，发现左边门柱上贴着一张书本大的纸条，他上前一看，见纸条上写的是：北辛兄，知你今晚或早或迟会来医

院求医，故特备单方一贴，供你受用。 

  贪生怕死，不足为训。 

  卖友求荣，人神共诛。 

  并请你切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霍去病 即日留赠 

  白鑫不看则已，一见吓了一大跳，“北辛”就是指他“白鑫”，字条上每一个字都如同箭一般向他射来，他顷刻之

间觉得头脑嗡嗡响个不停，快要休克似的，便连忙伸出手扶住了门柱。惊吓之余，他不敢再看，也不敢进医院看病购

药，便拖着病体溜回了住地。 

  从这以后，白鑫再不敢外出，一连两个月，上海全找不到他的踪影。陈赓知道，是他贴在广慈医院门口的字条发生

了威力。他想，白鑫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身体就会每况愈下，总有一天会来找柯达文医生。 

  陈赓真是料事如神，两个月后的一天，一位衣着平常的年轻女人走进了“达生诊所”，口喊求医。柯达文照例请求

诊者先诉病情。 

  年轻女子在医生旁边诊椅上坐下，把一只写有“密谈”的手伸向柯达文。柯达文一见，很觉异常，便仔细端详年轻

女人的面容，低声说道：“小姐，你容光焕发，不像是有病在身的人，你我又素不相识，是不是有难言之事？” 

  年轻女人有些迟疑，但见柯达文说话和气，神情恳切，便放心问道：“恕我冒昧，你是不是有名的柯达文医生？” 

  “鄙人就是，但谈不上有名。” 

  年轻女人见屋内没有他人，便小声说道：“柯医生，我真佩服你的眼力，我的确不是为自己求医而来，而是受一位

好友之托，特意来请你上门看病的。” 

  柯达文含笑回答：“小姐既是受人之托，可见你那位朋友一定是工作繁忙或者是病重行走不便。只要能为小姐和你

的朋友效劳，在下应在所不辞。” 

  年轻女人卖着关子笑着说：“托我前来求柯医生的，与其说是我的朋友，还不如说是你的朋友。” 

  柯达文说：“我的朋友很多，我真猜不出来是谁了，请小姐就不必兜圈子了。” 

  年轻女子答道：“那就直言了吧，这个托我前来找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白鑫哪。最近他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

烦，不便亲自来诊所找你，才不得已托我前来。” 

  “哦！是白鑫老兄啊，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一定去。” 

  “柯医生果真是个爽快之人，那就请你今晚7点到白宫饭店1楼13号房间来，白鑫会在那里等你。” 

  年轻女人走了，柯达文立即和贺雨生交换了意见，并请贺雨生给陈赓打电话进行汇报请示。 

  陈赓听完贺雨生汇报后，思忖片刻，他指示：“这是白鑫有意试探我们，你们一定要沉着冷静，让他觉得无事，并

相信柯医生是个真正可靠的朋友。” 

  当天晚上，柯达文提着出诊的皮包，按年轻女人约定的地点来到了位于法租界的白宫饭店1楼13号房间，但见到的

仍然是那位年轻女人，柯达文有点生气地说：“他既然约了我，怎么又跟我演‘空城计’呢？莫非白鑫不相信我这位朋

友。” 

  年轻女人见柯达文不失承诺，暗自高兴，只得笑脸相迎地说道：“你真是一位白鑫的好朋友，这次他确实有事而失

约，就请柯医生原谅他这一回吧。” 

  柯达文说：“既然如此，那我就回诊所了，诊所还有病人等我。” 

  柯达文在白宫饭店看了一出“空城计”，心里暗暗钦佩陈赓的料事如神。 

  枪声宣判 

  柯达文顺着原路，直接回到了诊所，接着便进来了两个男人，要请柯达文出诊。 

  柯达文打量这两个男人，感觉这又是白鑫派来的人，并且是有备而来，便试探地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责任，但



晚间出诊费用要比白天高两倍啊！” 

  两人连连点头：“照付！照付！” 

  柯达文说：“你们乐意多出诊费，那就走吧！” 

  一个男人指着柯达文手中的出诊皮包说：“柯医生，药品带齐了吗？” 

  “我既不知道病人得的是什么病，又不知病人的病是重是轻，怎知道药带得齐不齐呢？” 

  两个男人不好多说，只得领着柯达文走出了诊所。三人走出不远，两个男人便要柯达文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吉普

车。但不等柯达文坐稳，就用一块黑布蒙住了他的双眼。 

  小吉普左弯右拐，开进了一家宅院，紧接着他被扶上了二楼的一间房里。白鑫一面为柯达文解开蒙住眼睛的黑布，

一面带着笑脸说道：“柯老兄，老弟这次突遭厄运，出此下策请你出诊，你就是骂我祖宗八辈，我也得请你谅解！” 

  柯达文看见瘦了很多的白鑫，心中无比愤恨，可为了迷惑对方，便笑着说：“白鑫兄，你怎么使出特务这一套来

了？你到底遭了什么厄运，吓到如此程度？” 

  白鑫垂头丧气地诉着苦说：“我是活该倒霉，无意得罪了上海的青红帮大头子，他们在四处找我，无奈之下，我只

得躲在这位朋友家里，连大门都不敢出。” 

  柯达文装作一切都不知道，并以害怕的口气说：“你这样做，不是也把我牵扯进去了吗？”白鑫说：“你一个当医

生的，又没惹上他们，会担什么干系呢？好吧，不说这些了，你还是先给我看病吧！” 

  柯达文从诊包里拿出听诊器，给白鑫听了心、肺，看了舌苔，说了说白鑫的病情，接着给了一些随身带来的药品，

便起身准备回去。 

  白鑫把手一拦：“你就在这里陪我几天吧，至于诊所的损失，我一定加倍补偿。” 

  就这样，柯达文被困在了这栋辨不清方向的范争波的寓所里。直到第七天晚上，白鑫吐出了真言：“柯老兄，不瞒

你说，为了躲避上海青红帮的追捕，我已买好了两天后的海轮客票，打算去外国躲避一段时间再说。因此，请柯老兄回

诊所给我取一些必备的药品，在旅行路上服用，但得请你不要走漏风声。” 

  柯达文答应了白鑫的要求，当即，他又被蒙住眼睛，由两个特务扶上汽车，开往“达生诊所”。 

  柯达文走后，贺雨生通过电话，向陈赓做了汇报，陈赓指示说：“他们还会将柯达文送回取药，你务必谨慎，密切

关注他们的举止动向，发现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柯达文被两个特务送回诊所后，他一边取药，一边通过自己想好的暗语将白鑫的住处的大体情况告知贺雨生。 

  “诊所最近几天来看病的人多吗？” 

  “每天都有。你呢，这几天到哪里去了，日子过得还好吗？开头两三天，我还急得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好给你送饭

呢！” 

  “住在‘饭’铺里，每天‘蒸钵’饭，红烧肉、高级酒，我是‘白’吃‘白’喝，玩得够好，你就放心吧。” 

  柯达文取完药，又马上被带上汽车走了。贺雨生思考他与柯达文的简短对话，心中即刻想到刚才柯达文说出的

“饭”铺，这个“饭”字不是与姓“范”的“范”字同音吗？他说的“蒸钵”不也是同“争波”谐音吗？最后他说

“白”吃“白”喝，不就是暗中告诉他，白鑫是住在范争波家里吗？ 

  想到这里，贺雨生立即拨通了陈赓的电话，要求马上在约定地点进行汇报。 

  陈赓接完电话，立刻赶到约定地点，听取了贺雨生的汇报和推断，听完后，他说：“上次接到 

  你的电话后，我已经通过关系了解到，白鑫已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准许，将去欧洲避‘难’，但他住在哪里，哪



 

一天乘海轮走，还不清楚，不过，我们已在轮船码头采取了监视措施。今天听了你的汇报，有了柯达文送出的消息，我

们的行动就更有把握了。” 

  随后，陈赓又与杨登灜取得了联系，请他以特派员身份去一趟范争波家，了解一下白鑫去欧洲的具体时间。 

  第二天上午，杨登灜驱车来到范争波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高官来了，范争波自然要热情接待，并实

话实说，向杨登灜通报了白鑫去意大利的轮船起航时间。杨登灜说：“请你叫白鑫出来，我有话要对他说。” 

  白鑫见到顶头上司，以立正姿势等待训话，杨登灜指示说：“白鑫，你也是蒋委员长的学生，当以党国利益为重，

因此，你这次旅行意大利的时间，只能以半年为限，到期必须回来。” 

  白鑫只得唯命是听，满口答应。 

  两天后，即11月11日的下午，一辆挂有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牌照的小吉普开到霞飞路范争波寓所的大门口。吉普车

一停，紧闭的大门打开，范争波陪同白鑫走出来，正准备上车去码头时，忽听一声呐喊：“白鑫，你这个大叛徒，今天

党和人民宣判你的死刑！”早已埋伏在寓所周围的我党“红队”队员一齐冲了过来。白鑫吓得拔腿想跑，只听得“砰！

砰！砰！”三声枪响过后，白鑫倒在了污秽的血泊之中。 

  一天后，上海各家报纸迅速刊登了中共公开处死叛徒白鑫的消息，人们计算，白鑫的叛徒生涯才整整一百天。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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